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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活

戈壁的冬天寒风刺骨， 长庆输油气分公司惠安堡输油站生产区的

几处高架灯因电缆老化故障怠工了， 严重影响了夜间巡检。 在电工倒

班无人维修的情况下， 一个年轻的身影顶着刺骨的寒风爬上了高架灯。

从拆除原线路、 重新布线、 更换灯泡到重新接线， 一个人熟练地完成

了全部维修工作， 生产区又恢复了往日的明亮。 他就是惠安堡输油站

的技术员贾立东。 作为站里为数不多的几个

80

后， 贾立东在这个戈壁

滩上的小站用执著和热情书写着新一代管道人的责任。

2005

年， 贾立东走出中国石油大学的校门， 带着自己所学， 揣着

满怀的憧憬， 进入到长庆分公司工作。 参加工作后， 他先后在维修队、

大坝站、 惠安堡站实习和工作。 艰苦的工作条件和他的理想产生了激

烈的碰撞， 也正是碰撞后的反思， 让他懂得了承担和责任。

几年的工作实践， 贾立东迅速成长起来， 认真、 细致成了他的工作

特点。 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 他总是力求最佳效果。

2008

年， 惠安堡站

加热炉大修工作已近尾声， 在一次工程检查中他发现差压变送器的伴热

不起作用， 而这时所有保温层的镀锌铁皮已经全部更换完毕。 他便与施

工负责人交涉， 在人家一百个不愿意中愣是自己动手把保温层重新拆掉，

更换了两台加热炉差压变送器的电伴热带， 解决了加热炉运行中会因差

压保护频繁停炉的隐患。 他用心的工作， 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在

2008

年

度长庆分公司岗位技术比赛中， 贾立东取得了现代化自动办公第二名的

好成绩。 同时， 他的工作也得到了分公司及领导的充分肯定， 他本人被

评为

2007

年度优秀管理干部。

贾立东还是个才情洋溢、对

生活充满热爱的年轻人。 他用心

书写着自己对工作、 对生活的感

悟，他积极给报刊投稿，刊登稿件

近

20

余篇。 他写的《唱管道维修

工人》 曾先后获管道公司征文一

等奖、 管道公司员工艺术展诗歌

类二等奖，并在信息门户上展出。

有人问他： 工作何必那

么认真呢？ 贾立东的回答很

简单 ： 起码要对得起自

己， 对得起这份工

作 。 他用心工作 ，

用心待人 ， 更用

心 书 写 着 年

轻 一 代 不

言 放 弃

的责任。

不言放弃的责任

文 / 蒋丽琼

猪头肉的美味， 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点：

一是肥。 吃猪头肉大半是图它肥， 但这种肥有别于其他肉类之肥， 是肥中

夹瘦、 肥而不腻。

二是糯。 猪头肉如果做得好， 肉将煮得酥而不烂、 酥糯爽口。

三是香。 猪头肉四溢的香气， 是诱人的， 会引得你食欲倍增。

管道二公司西气东输二线运输机组的厨师陆师傅的拿手好菜红烧猪头肉就

颇具这些特点， 那令人垂涎欲滴的浓郁香味和红润的色泽， 十分诱人。 在这个

物质丰富的年代， 红烧猪头肉本不是什么稀罕的食物， 然而对于在西气东输二

线

7

标段的安北无人区驻扎的运输机组的职工来说， 这可是一顿饕餮大餐。

西二线

7

标段管材管径较大， 每台单车一次只能装

3

根单管， 严重影响了

施工进度。 为了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二公司西二线项目部在安北成立双联管机

组， 安北运输机组便是承担着管道二公司双联管机组的运输工作。

因为安北运输机组是临时驻扎， 没有特定的厨师， 只能和双联管机组共用

一个食堂。 驾驶员的工作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 往往赶不上饭点， 只能是哪个

驾驶员出车回来就自己下点面条吃， 再继续工作。 虽然很艰苦， 却从没有人抱

怨过什么， 依然保质保量地完成着任务。

每隔几天， 运输机组的机组长和调度员就会给他们送去方便面、 牛奶等生

活必需品。 当问他们还需要些什么的时候， 所有人异口同声： “猪头肉”， 机

组长和大伙都笑了， 然而机组长的笑里却深藏着一份心疼。

回到柳园基地， 机组长立刻让陆师傅采买猪头肉， 红烧后给安北送去， 还

特意嘱咐说： “多做点儿， 让他们多吃几顿。 天气这么冷， 肚子里没点儿油

水， 抗不住冷。” 于是陆师傅就烧了

11

斤红烧猪头肉， 趁着热乎劲儿送到了安

北。

11

个驾驶员围着那盆肥肉酥烂、 瘦肉鲜香的猪头肉大快朵颐。

11

斤猪头

肉就被这些 “梁山好汉” 风卷残云般消灭殆尽。 有个刚工作的年轻驾驶员， 还

幽默地唱道： “我们是一群来自北方的狼。”

记者来到中亚管道乌国项目部认识的第一个

人就是杨晓鹏———是他把我从飞机场接到塔什干

驻地的。 他身材矮胖， 说起话来干脆利落， 办事

风风火火。 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那口流利的俄

语， 我当时就想： 这么年轻就能说这样流利的俄

语， 他是什么时候练的啊。 慢慢地， 跟他接触次

数多了起来， 对他的了解就也越来越多。

杨晓鹏绝对是个大忙人， 他为乌国项目部塔

什干驻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一次， 他很骄傲地跟我说： “我干了一件

大事， 塔什干驻地的别墅是我买的。”

塔什干驻地需要为以后的长期工作寻找一个

合适的办公和住宿场所， 于是， 项目副经理张水

清派他到当地进行调研， 如果碰到有适合的就买

下来。

对于初来塔什干的外国人， 要想在塔什干找到一

套合适的房子无异于大海捞针。 杨晓鹏只能借助当地

人的力量来帮他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他通过报纸找

到塔什干最大的

3

个房产代理公司， 开始了艰难的寻

房之路。

考虑到塔什干的治安以及他们集体住宿、 办公的

要求， 杨晓鹏决定在塔什干治安环境相对较好的区域

寻找别墅类型的房子。 每天下午

4

点处理完日常的

工作后， 他就开始看房子。

3

个房产代理公司都彼此

熟悉， 因此在第一天杨晓鹏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

“你们都为我工作， 但我只能付一份佣金。” 于是，

3

个房产代理每天向催命一样给他打电话， 几乎每天

都要让他看七八套房子 。 他一边看一边比较房子 ，

摸索价钱。 塔什干的房价涨得很厉害， 租金也是年年

都有很大的涨幅。 在实地考察后， 杨晓鹏从看过的近

60

套房子中， 选中了结构最好的

2

套， 然后就针对

价格展开了谈判。 经过数次唇枪舌剑的交锋， 终于用

合理的价格买下了其中的一处别墅。

最让杨晓鹏头疼的是项目部的人员到达乌国后的

接机和出关工作， 这些工作繁杂无章， 而且决不能掉

以轻心。

有一次， 二公司分部的

40

名人员乘坐乌兹别克

航空公司的航班， 于凌晨

3

点到达塔什干。 由于他们

都携带了大量的施工设备、 材料， 全体被海关人员扣

留。 杨晓鹏于凌晨

3

点半开始与海关周旋， 从两国关

系聊到总统令， 再从乌兹别克足球聊到北京奥运会，

终于使他们改变了之前的高傲态度， 同意友好解决。

但他们一张口就要罚款

4000

美元

（等同于清关的费

用）

， 还说已经是帮忙了， 节省了一个月清关时间。

但是经验告诉杨晓鹏， 如果今天给钱以后的每批次动

迁人员就一定要交钱才能出

关， 而且其他的中石油参建

单位和中资公司以及个体商

人 ， 也都会因为他们的决

断， 在未来的日子里深受其

害 ， 所以绝对不能开这个

头。 于是， 杨晓鹏和他们开

始了新一轮的较量， 从中亚

项目的政治性开讲， 一直讲

到称兄道弟， 终于让海关的

人同意中方人员出关， 这时

已经是早晨

6

点半了。

一直到现在， 到乌国所有的参建人员无一人因为

携带设备配件、 签证、 落地签问题被警察处以罚款或

扣留的。

杨晓鹏每天都是忙忙活活的， 一刻也不得闲。 工

作很累， 但是他那亲和的笑容总是挂在脸上， 用他的

话说就是： 要把工作当成乐趣， 要从心里喜欢自己的

工作， 这样再难、 再累也会充满乐趣。

猪头肉的故事

文

/

吴瑾

乌国项目部的大忙人

———记中亚乌国项目部行政部副经理杨晓鹏

那天是

星期五 ， 我像

往常一样坐在办

公室的电脑旁忙碌

着 。 突然听到手机铃

声响起 ， 是爸爸打来的 。

爸爸 平 时 很 少 打 电 话 给

我， 都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往

家报个平安， 我预感到了肯定

有事发生。 果然， 爸爸在电话里

面说

:

“你妈进手术室了 ， 我打

个电话跟你说一声， 也没什么事 ，

不用担心 ， 一会就出来了……”。

爸爸的话音还未落， 我的头就 “嗡”

的一声。 妈妈要做手术！ 怎么从未听

爸爸妈妈提起过呀？ 我突然之间不知

道怎么说话了， 腿也软了， 仿佛整个世界

就定格在那一刻。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听

到爸爸正在电话里面喊： “喂……喂……

说话啊， 怎么了

?

” 我赶紧说

:

“哦， 没事

儿， 怎么不早点儿跟我说呢， 我也好早点回

去看看妈。”

等我情绪稍冷静了些， 爸爸才和我说起

妈妈的病情。 其实， 最近妈妈身体状况非常

不好， 腰疼得厉害。 经医院确诊， 为严重的

腰间盘膨出。 医生建议马上手术， 否则以后走路

都成问题。 因为我远在徐州， 害怕我工作上受影

响， 所以爸爸才一直瞒着我。

听到爸爸的话， 我心里一阵阵的难过 ， 为

自己平时关心父母太少而感到惭愧。 爸爸妈妈

住在老家河北辛集，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为了

扶养儿女辛苦了大半辈子。

2007

年， 我大学毕

业后 ， 远离家乡来到了徐州的管道二公司工

作， 每年除了节假日回去小住两天， 在家的日

子屈指可数。 平时往家里打电话时爸爸妈妈总

是叮嘱我照顾好自己， 从不多说别的。 而我也

理所当然地接受着父母的爱， 却很少想到如何

去关心他们。

我心急如焚买了当天晚上的火车票， 周六一

大早便下了火车， 匆忙地赶往医院。 躺在病床上

的妈妈手上扎着吊针， 身体还很虚弱。 见到我回

来， 她高兴极了， 但是马上又沉下脸， 对我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

:

“你怎么回来了

?

我一直拦着你爸

不让告诉你啊！” 随后， 转过头去把爸爸说了一

顿。 我哭着对妈妈说

:

“妈，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

时候啊？ 为什么要瞒着我？” 妈妈说： “我这不

是没事了吗？ 怕耽误你的工作呀！” “最近怎么

样啊， 有没有烦心事？” 妈妈躺在病床上， 还不

忘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

妈妈换药时， 我看见手术的刀口很长， 足足

缝了有

10

多针， 刀口上边还插着导管。 爸爸告

诉我， 妈妈的手术非常成功。 医生说妈妈很坚

强， 整个手术没有用止痛棒， 也没有喊疼。

吃饭时间到了， 我想给爸爸妈妈买点好吃的

补偿补偿。 他们却说只想吃点清淡的， 让我去买

点粥、 馒头就行了。 爸爸妈妈平时生活非常节

俭， 一毛钱也得考虑着花。 今天我打算给他们改

善一下， 到饭店买了可口的饭菜， 让他们好好地

吃了一顿。

两天的时间转瞬就过去了， 爸爸妈妈催着我

早点回单位上班。 不能长时间陪他们， 我心里很

不是滋味。 天下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 父母的爱

也是最无私的， 他们往往付出很多， 却索取很

少， 只要儿女过得幸福， 他们比什么都高兴。 我

依依不舍地跟爸爸妈妈告别， 希望他们保重好身

体， 也请他们放心， 自己一定会努力， 好好生

活， 不辜负他们的爱。

天下父母心

文

/

刘宏冉

我家宝宝小名叫晴晴， 女， 两岁整。 她有个坏习惯， 就是从三四个月长牙的时候

开始嘬手， 断断续续地一直到现在。

说起嘬手这件事儿， 第一责任人当然非我莫属。 宝宝从小很磨人， 晚上睡觉必须

得我抱着哄着， 经常是白天不好好睡， 晚上

10

点多了还得我哄着玩儿。 自从她开始

学会嘬手后， 只要吃饱了就会习惯性地将大拇指放进嘴里不停地嘬。 我呢， 在这时候

想看书就看书， 想休息就休息。 加上网上专家基本上都同意宝宝小时候嘬手， 说嘬手

是正常现象， 我也就乐得轻松自在， 随她嘬了。

直到有一天， 也就是宝宝快

1

岁的时候， 我听人说附近一个小区里有个小女孩从

小嘬手，

4

岁了也没改掉嘬手的毛病， 最后导致手指头变形， 到医院开刀动手术才矫

正过来。 听到这个消息，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让宝宝尽快改掉嘬手的毛病。

宝宝偏爱嘬左手， 逮着机会就会将左手的大拇指送到嘴里， 然后不停地嘬， 没有极

其吸引注意力的东西或外力干扰， 她轻意不会将手从嘴里拿出来。 为了控制并渐渐消除

宝宝嘬手的毛病， 我绞尽脑汁地想尽了各种办法。 刚开始趁宝宝还小， 我让婆婆将我以

前的纯棉睡衣改成长袖罩衣， 将宝宝的手完全罩在袖子里面。 这样宝宝想嘬手的时候，

有衣服袖子挡着， 很难受， 嘬不了， 头一两天晚上宝宝不习惯， 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可

后来我发现， 她会想法将长袖子蹭上去， 将手露出来， 然后心满意足地嘬手。

这一招不好使， 我又想了一招， 到药店里买了一盒创可贴， 共

100

片。 回到家就

把宝宝的大拇指用创可贴缠上了， 宝宝想嘬手时， 碰到创可贴就嘬欲全消， 但此法很

快就被宝宝攻克了， 她没事儿就研究缠在手指头上的创可贴， 最终找到了良好的解决

办法。 在她不断地折腾下， 创可贴的粘性变弱了， 然后被她无情地撸下来。 再后来她

会想办法找到创可贴的粘合点， 然后想办法一点点地撕开小口， 万事开头难， 小口一

旦裂开， 小小的创可贴自然就被宝宝轻易拿下来了 。 到后来宝宝会将她的胜利果

实———被撕下的创可贴拿给我看， 并举着大拇指， 指着窗台上的创可贴盒， 意思是妈

妈再贴， 她将缠创可贴当成一件好玩儿的事儿。 至此， 第二种方法也宣告失败。

这样下去可不成， 我又求助于网络， 找到了一种味道消除法， 就是在宝宝的手上抹

黄连。 苦苦的黄连， 连成人都消受不起， 何况一个才

1

岁多的小孩儿呢？ 我将买来的黄

连药片磨成粉末， 用水调成糊状， 涂在宝宝的大拇指上。 果然宝宝在将手放进嘴里一刹

那， 小脸儿全皱在一起， 口里喊着 “苦———” 我说： “对， 抹药了， 药苦， 宝宝以后不

能再嘬手了， 嘬手妈妈不高兴。” 前两天抹药基本上有效果， 宝宝很少嘬手了， 但宝宝

好了伤疤忘了疼， 且适应能力极强， 她会不断地将抹了黄连的拇指放进嘴里， 再拿出

来， 再放进去， 再拿出来， 最后药基本上都被她嘬没了， 手不苦了， 小家伙又怡然自得

地嘬上手了。 几天后， 宝宝会主动让我给她手指上抹药， 更有甚者， 她会自己将干了的

药糊用手抠下来， 放到嘴里尝尝， 我不能不佩服我家宝宝的适应能力。

事情发展到目前这种结果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的耐心基本上也快被宝宝磨光了，

剩下的只有暴力解决了。 那天晚上带宝宝出去玩完刚回到家， 小家伙就把裤子尿了。

我给她洗裤子的时候， 她小脑袋一歪， 倒在沙发上又嘬上小手了。 我站在卫生间门口

喊道： “宝宝， 把手拿出来。” 小家伙对我置之不理， 我这个气呀， 走上前去， 照着

她嘬着的手狠狠打了两个， 沉着脸瞪了她一眼， 然后转身回去接着洗衣服。 小家伙自

己感觉委屈得不行， 撇撇嘴哭开了， 边哭边偷眼往卫生间这边瞅。 我将裤子洗完了晾

好后， 回到沙发前， 将小家伙抱起来： “妈妈不喜欢宝宝嘬手， 嘬手多难看啊。 看，

小手嘬红了吧， 以后不能嘬手了啊， 妈妈陪你玩儿。” 小家伙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两

只小手用劲儿抹脸上的眼泪。 这以后宝宝嘬手的次数明显少了， 但不能完全避免， 每

次被我看到她在嘬手， 她会将手从嘴里拿出来， 然后讨好似地眯着眼睛冲我一乐， 嘴

里甜甜地叫着： “妈妈———” 如果见我还没有缓和的迹象， 她会直接张开双手， 像八

脚章鱼一样往我身上蹿， 直到搂到我的脖子为止。 一般情况下我都禁不住小家伙这种

蜜糖式的攻势， 只能将嘬手这件事放置一旁， 抱着她一起玩儿。

现在， 只要我下班回到家， 就会陪宝宝一起玩儿， 教她看书认水果、 蔬菜、 小动

物。 宝宝很愿意学， 以前光让我说， 告诉她小画书上的内容， 现在她会跟着我一起

念。 看书看累了我会跟她玩积木， 抱着她转圈， 或满屋躲着跟她玩藏猫猫， 一段时间

下来， 小家伙白天基本上不嘬手了， 只有在半夜醒来肚子饿或口渴的时候嘬手， 这时

我会下床给她热牛奶。 喝完牛奶她偶尔才

会嘬手， 多数会搂着我的脖子乖乖睡觉。

当妈妈难， 当个好妈妈更难。 每个宝

宝的情况不一样， 做妈妈的应根据宝宝的

实际情况 ， 结合专家的意见 ， 对症下药 ，

使宝宝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和宝宝的嘬手拉锯战

文

/

王艳

本人不慎将身份证丢失， 身份证号为：

132801195708114622

。 特此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曾经幻想置身于绿的海洋———那是多么浪漫美好的事情啊！ 然而当我负重

徒步穿越森林和沼泽时， 我才发现置身于茫茫的绿色中并不一定是一件浪漫的

事。

漠大线工程即将开工， 我和王强作为技术部的第一批人员到加格达奇踏

线。 第一次踏上了大兴安岭的大地，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绿、 广阔。 穿行在

翠绿的林海里，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不免要想这如果是度假该多好啊。 可是，

我们的任务不是游山观景， 而是要踏线———徒步穿过

30

公里的原始森林和沼

泽地。 出发前一天采购人员已把所需装备置办好了， 手持

GPS

、 驱虫药、 纯净

水、 巧克力、 饼干、 手电、 刀具、 自喷漆、 对讲机、 雨衣、 防蚊帽等， 每个人

都装了满满一包。 大兴安岭早上

2

点就天亮， 晚上

8

点才天黑。 因此， 我们决

定早上

3

点出发， 争取天黑前走出森林。

出发后， 我们首先遇到了湍急的河流。 我们把一棵大树放倒在河边做成独木

桥， 水性好的人爬上大树， 把绳子系在河两边的树上做保险绳， 成功地越过一条

还不算太宽的河。 接着， 我们又踏进了一片茫茫的湿地。 这湿地是一丛一丛的塔

头草， 中间是密集的水网， 不过水还比较清澈。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幸好

穿的是防水的衣服， 仅仅是靴子里灌满了水。 沼泽里的蚊虫多得吓人， 紧紧跟着

我们。 我们刚走了两公里就累得气喘吁吁， 就找了一片相对平坦干燥的地方坐了

下来喝水吃东西， 也顺便减少点背包的重量。

我们不时拿出

GPS

寻找控制点， 做标记、 做记录， 并不断调整我们的前进

方向， 终于走出了沼泽。 再往前就是森林地带了， 这里的树木有大碗口粗。 我

们走

1

小时休息

10

分钟， 后来慢慢变成半小时一休息。 我们咬着牙爬上了山。

连续翻了

4

座山坡， 疲劳期渐渐过了， 我们不急不缓地前进着。

快到中午了， 林子里渐渐热了， 其实我们的衣服早已湿透。 林子里充满了

各种鸟叫和怪声， 我们查看着四周的地形地貌， 做着记录， 采集着坐标点， 同

时也提防着野兽出来袭击我们。 “要是熊瞎子来了， 我剁下它的熊掌， 咱们尝

尝。” 我们开着玩笑， 调节一下气氛。

继续前进了几小时， 已经到了林子深处了， 我拿出手机， 无网络服务。 看

看时间， 已经下午

5

点了， 我们还有

3

个小时的时间。 为了不赶夜路， 我们只

能放弃几个控制点， 重新定位导航， 直奔最近的公路。 走了一会儿， 我们看到

阳光从山谷照过来， 穿过这个山谷就离公路不远了。 拖着疲惫的双腿， 我们一

步一步走向

GPS

指的方向， 现在大脑里只有一个念头： 赶紧走出去。 又走了近

3

个小时， 眼看天就要黑了， 我们终于听

到公路上汽车经过的声音 ， 一下来了精

神， 疲惫的双腿慢慢有了力量。 顺着山坡

向下走， 晃晃悠悠地来到了公路旁， 我们

完成了这片原始森林的穿越。

原始森林穿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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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洪磊


